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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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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本纪,对吕后事迹的描述基本相同,但在具体形象刻画上,
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笔下的吕后,既有女性的隐忍和刚毅,也有女主的才华与残忍;后者笔下吕

后的女主和帝后身份是分离的,身为女主的吕后才干卓著,惠民利国,身为皇后的吕后则残忍刻毒,
权欲熏心。共有的实录精神,使司马迁和班固在记载吕后事迹时基本相同,而二人生活时代、个人

经历、修史目的的不同,则是造成二书中吕后形象存有差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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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

所作的传记,《高后纪》则是《汉书》中唯一一篇非帝

王而位列本纪的帝纪,足见司马迁和班固都注意到

了吕后在汉初重要的政治地位。身为一代女主,吕
后有着普通女性所没有的卓越才干,但身为女性的

她,却始终因性别被时人和世人另眼相看,因此,《史
记》《汉书》将吕后列入本纪之中,就具有了不同寻常

的意义。

  一、《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说:“在写妇女历史

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1](P74)《史记》中
唯一一篇女性传记便是为吕后而写的,可见司马迁

对吕后的看重。他笔下的吕后是一隐忍而刚毅的女

性。在她嫁给刘邦前,刘邦就有了曹姬,且生有长子

刘肥,而吕后能与刘肥平安相处数年,足见其隐忍的

性格。成为刘邦妻子后,在刘邦与项羽楚汉对峙时,
吕后在承担繁重家务照顾年老公婆的同时,还要忍

受与丈夫长久分离之苦,接受刘邦另有新欢的残酷

现实,甚至被项羽抓去当人质。司马迁不仅刻画了

吕后的隐忍性格,还描画了她善良和刚毅的品行。
《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

与两 子 居 田 中 耨,有 一 老 父 过 请 饮,吕 后 因 餔

之。”[2](P346)在面对戚夫人凭借刘邦之宠向她挑战皇

后之位时,吕后并没有失声痛哭,也没有跑去向刘邦

求情,而是向张良求计,得商山四皓,保住了太子之

位,表现出高于平常女性的冷静和刚毅。《吕太后本

纪》言其“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

力”[2](P396)。《吕太后本纪》有意淡化吕后诛韩信、彭
越等描写,而着意刻画其隐忍刚毅的性格,足见司马

迁对吕后政治才干的关注。司马迁笔下的吕后还是

一个聪慧却残忍的女主。惠帝死后,吕后进一步突

破封建伦理束缚,正式临朝称制,迫害刘氏皇子,大
封诸吕。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女性只要掌权,便
是牝鸡司晨,不能被容忍;但司马迁透过封建男权的

绝对统治,以敏锐的眼光,将这极具政治才华的女性

写进史书,足见其不以人物性别身份立论,看重人物

实际才华和影响力的史官立场。不仅如此,《吕太后

本纪》末还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评价吕后的政绩: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

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

户,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
食滋殖。”[2](P412)司马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充
分肯定吕后的执政功绩,见出其历史记录的客观性

和人民性。司马迁认为,“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

之苦”,这是对汉朝结束战国分离之势,实现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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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司马迁又如实记

述了吕后对戚夫人非人的迫害,并对这非人的行为

予以批判,绝不因其地位之尊而为其曲笔隐瞒。将

吕后这一独特的政治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
客观记载其功过是非,且能公允地评价其一生功过,
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班固笔下的吕后首先是一位惠民利国的女主。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也看到了吕后在汉初对汉朝政

权的实际掌控和她称制期间所显露出的政治才干,
将吕后写进本纪之中,肯定了她在汉初的实际地位

和作用。在《高后纪》中,班固只是将吕后看作刘邦

的妻子,冠以“高后”之称,可见班固受传统伦理思想

影响十分深刻。他曾言:“夫妇者,何谓也? 夫者,扶
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3](P376)

《高后纪》主要记载的,是吕后在惠帝死后称制天下

八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政令,解决地震、洪水等自然

灾害带来的问题,以及面对匈奴的骚扰和入侵,维持

汉朝平稳统治多年的政绩,突出了吕后的政治才干,
而将吕后在称制前残忍毒杀戚夫人,报复赵王如意

等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移出《高后纪》。这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班固为尊者讳的思想。正因为如此,
《高后纪》中虽也记录了一些吕后的秽政,如幽囚废

黜前少帝,幽囚致死赵王刘友,但由于班固只是平实

地记录这些史实,不带个人主观情感,因此,人们在

读《高后纪》时,并不觉得吕后残忍刻毒,反而觉得其

极有政治才干。其次,班固笔下的吕后又是一位残

忍刻毒的帝后。在《外戚传》中,班固详细记载了吕

后和刘邦诸嫔妃间的关系,及其大封诸吕为侯为王

之事。《外戚传》中的吕后,在刘邦死后大肆杀戮其

生前宠妃,人彘戚夫人,杀赵王如意;同时,为稳固吕

氏家族利益,吕后以外孙女赐婚儿子惠帝,以吕家诸

侄孙女赐婚刘氏皇子,幽死刘友,逼死刘恢。班固将

吕后的这些事迹放入《外戚传》中,虽有为吕后避讳

之因,但也可从另一层面见出,吕后的这些所作所

为,是因其皇后、太后等一系列帝王后宫女性身份造

成的,而非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外戚传》不是一个人

的传记,而是皇帝的后妃及后妃家族中居高位或有

大功者等一类人的传记。如此一来,班固就将吕后

身为女主和女人的身份分割开。在《外戚传》中,班
固刻画了一位极为残忍刻毒的帝后,同时又提出了

心中理想的帝后人选:“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

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4](P4011)班固明确赞扬

的帝后有四位:孝文帝母薄太后、孝景帝母窦太后、

孝武帝母王太后及元帝所尊邛成太后(无子,非元帝

生母)。这四位太后皆出生卑微,历尽艰辛,凭一己

之力,或助丈夫匡天下,或保儿子继大统,多为贤德

之事,谨小慎微,最后使自己的家族也跟着富贵显

耀。如此,班固就借助对四位太后的赞扬,在一定程

度上否定批判了吕后为帝后时的所作所为。

  二、《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异同的原因

司马迁和班固记载历史人物皆秉承实录精神,
所以他们笔下的吕后事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

的。二人皆出生于史官家庭,均具较高的良史素质,
都注意到了吕后在汉初政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所以都将吕后列入本纪中。他们在肯定吕后称制期

间所推行的系列惠民利国政策的同时,并没有掩盖

吕后的秽政,虽在具体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总

体事件的记录上却是相同的。
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的差异,使二人的女性

观有所不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刚经历了秦朝的

暴政,社会虽呈现出大一统趋势,但思想并未完全统

一。汉武帝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

策,但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循序渐进。在此背景下,
司马迁对吕后的肯定,既因吕后在汉初政治中突出

的地位,也源于他对吕后政治才能的赏识,所以司马

迁在《吕太后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吕后称制期间的事

迹,更赞赏吕后隐忍刚毅的性格。班固生活的东汉

之际,儒术独尊,经学大盛,班固又出身于儒学世家,
受儒学影响至深,故《汉书》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凡不

符合儒家要求的行为,就会被舍弃或置于非主体部

分。因此之故,《高后纪》所记吕后之事主要以其称

制后为主,且多为惠民利国之事,而吕后众多不符合

儒家仁政理念的阴暗事迹,则被班固移出本纪。在

班固笔下,吕后身为女主和帝后的身份是分离的。
班固似乎不想让吕后为帝后时的残忍刻毒,损毁他

所精心塑造的惠民女主形象。此外,班固生活的东

汉时期,外戚势力对政治的干预程度远超司马迁时

代,所以他把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的《外戚世家》
改为了《外戚传》,专门记载皇帝后妃等外戚,且借赞

扬多为贤德之事谨小慎微的帝后,以从侧面否定身

为帝后的吕后。可见,班固的女性观也是以儒家的

伦理道德为基准的。
司马迁和班固个人经历的不同,使其对理想君

王的期冀也有很大的差异。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祸

下狱,身受宫刑,发愤著书,故《史记》融入了强烈的

个人情感。他既欣赏吕后的政治才干,赞扬其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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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的品格,又不满其残忍刻毒。身受宫刑的司马

迁,亲身体会了在上者对其命运的残忍和人身的戕

害。他将吕后的阴暗面录入《吕太后本纪》之中,是
他愤恨于吕后的残忍暴行,期冀在上者当仁爱下民

意图的显现。相较司马迁,班固的个人经历则十分

幸运。他虽然也因私修国史而被人告发下狱,却得

汉明帝赏识,拜为兰台令,正式掌管校定皇家图

书[5](P1334),故其对在上者抱有期冀之心,作《汉书》
时,便多在本纪中宣扬在上者的贤德,故《高后纪》所
载吕后实属贤德之主。

司马迁和班固修史目的的迥异,使其记载吕后

事迹时存有个人主观考量。司马迁明言,自己作史

的目 的 是“究 天 人 之 际,通 古 今 之 变,成 一 家 之

言”[2](P2735),所以他注重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整体反

观人物,重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注意到了吕后前期

对刘邦的隐忍付出,到后来却没能得到刘邦平等回

应所积下的心理怨恨,以及她因想拼命保住太子之

位,而在刘邦死后毒杀其宠妃爱子这些事件之间的

因果关系,所以他把这些事件都记入《吕太后本纪》
中,以图完整地展示一代女主的成长过程,探索诸多

事件之间所蕴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班固在

《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

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

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

所闻,以述《汉书》。”[4](P4235)明言自己作《汉书》的使

命就是追述汉朝功德。这样的修史目的,使其自然

不能多选择不利于展现汉朝繁荣昌盛的材料,更不

能将这些材料置于本纪这种重要体例之中。正如徐

复观先生所言:“班固之所以在《惠帝纪》《高后纪》中
改用提纲挈领的编年体,不惜将惠帝及吕后个人的

行为架空,并以此成为他自己编帝纪的成法,但不愿

放过吕后,所以又在《外戚传》中重出,大概他认为此

可以保持帝统的面子,以符合‘尊汉’的用心,且可以

减少他在帝纪叙述中所冒的危险。”[6](P297)可见班固

在《高后纪》中忽略吕后残忍的一面的做法,与其追

述汉朝功德的修史目的紧密相连。
历史总是生活的记载和反映。吕后这一人物形

象在《史记》《汉书》中的异同,既源于修史者主观价

值取向的不同,也源于修史者个人经历的不同,以及

其所处时代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是修史者源于

家学出身所形成的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是他们生活

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凸显。这就提示我们,只有将历

史人物放入历史环境中去具体考察,方能正确认识

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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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and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putQueenLv
inbiographicsketches,thedescriptionofLvHou’sdeedsisbasicallythesame,buttherearegreatdiffer-
encesinthedepictionofspecificimages.Theformerisnotonlyawoman’sforbearanceandfortitude,but
alsoawoman’stalentandcruelty,thelatter’sidentityofthewomanandthequeenwasseparated.Asafe-
maleleader,LvHou’stalentwasoutstanding,benefitingthepeopleandthecountry.Butasaqueen,she
wascruelandmalicious.ThecommonrecordspiritofthetwobookshasmadeSiMaqianandBanGuare
basicallythesameinrecordingLvHou’sdeeds,whilethedifferencesinthetwopeople’slifetimes,per-
sonalexperiencesandhistoricalpurposesarethereasonsforthedifferenceintheimageofthetwo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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